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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总是让人备感荣幸和愉快。遗憾的是，我

今年不能亲自出席。就我个人而言，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亲爱的中国朋

友们给我的温暖和支持让我深受感动。

就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有能力实现一些惊人的成就，如使 8000 万人摆

脱贫困，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取得惊人成功，取得重大技术成就，以及现

在有望恢复每年 6%的 GDP 增长速度的惊人前景。相比之下，西方在同样的

时间里无法实现其中任何一项成就。

我们看到，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展现出非凡成绩。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和美国影响力引领的西方经济在过去几乎整整 50

年里显露停滞迹象。

然而，由于两国的规模和差异，可能存在这样的机会：中国给予美国

一些东西，美国也给予中国一些东西。

我产生这种想法，是在注意到西方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过高（西方大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做成本高昂）的抱怨日益增多时。这种盈余似乎不

仅是一种市场结局的结果——即中国人的储蓄倾向异常高，或是新冠疫情

导致投资需求疲软，而且是中国央行设定高利率的结果。

然而，中美两国当然有可能进行谈判，以找到一种交换条件，使两国

经济都变得更好——无论如何，正如两国政府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中国做

出所要求的让步，美国可以做出补偿。

中美经济之间另一个会产生某些成本的相互作用，是在台式电脑和其

他电子产品的生产中，雇用中国工人生产中间产品。这一相互作用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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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第一个，因为在这里，是中国市场给美国制造了问题，而不是中国政

府。

分配中国工人生产中间产品的直接后果，是使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但

不是全部）美国工人失业。此外，随着中国生产这些中间产品的行业出现

劳动增加型技术进步，这些中间产品的供应继续增长。结果，这些中间产

品流入美国，正在压低这些行业的工资。

同样，中美两国当然也有可能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或一种交易方式，

为美国政府与中国合作提供一种不仅仅对中国人进行补偿的方法。两国或

许能够找到一种让双方都变得更好的方法——实现互惠互利。也许在实践

中很难找到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机会。但我们可以肯定，确实存在一国的

行业重组可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机会——无论如何，以某些标准衡量，确

实如此。

但是，如果两国不进行协商，这种改善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两国不就

对双方而言更好的资源分配方式交换意见，就找不到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

资源分配方式。

现在，刚刚传出的消息表明，中美两国实际上都希望恢复良好的关系。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下周将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会见中

国外交部长王毅和高级外交官杨毅。在上周三（3月 3日）的一份声明中，

布林肯说，这次会议将是一个机会，"坦率地陈述我们的许多忧虑……包

括中国贸易惯例对美国工人的影响。

一方面，是中国的增长如何影响美国的话题。最初，大约 40 年前中国

进入世界经济，本来有望会将资本投资从西方转移到中国。在微观经济方

面，的确出现了一些这种转移，但总的说来，中国的经常账户有盈余，因

为许多公司和富人——以及政府——都试图使财富配置多样化。（即使是

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出于自身原因，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部分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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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做出了贡献。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帮助了世界

其他国家的发展。

我问自己，中美两国将走向何方？如果中美都实行自由放任的自由市

场经济，美国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就不会下降到上个十年末（2019 年）的低

水平。美国储蓄的一大部分本可以分流为两部分，一些在美国投资，一些

在中国投资，这样，资本就不会下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饱和水平。但

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储蓄很少流向中国（而一些中国储蓄继续流向美国）

如果有足够的合作和相互信任来鼓励更多的美国储蓄来为中国投资提

供资金，那么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将受益匪浅，而中国也会从中受益。我

们都可以从更多的合作中受益。


